傳記文學第七組小組報告

誰殺了李陵？是命中數奇？還是官僚政治？──《史記‧李將軍列傳》
《李將軍列傳》簡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華語三  彭惠娟  9714163

傳記篇名。西漢司馬遷作。載於《史記》。通過描寫西漢“飛將軍”李廣的機智勇敢、廉潔寬厚，以及有功不得封爵，最後被迫自刎的不幸遭遇，塑造了一位悲劇英雄的形象。文章敘事突出重點，多細節描寫，是《史記》中的傳記名篇。

《李將軍列傳》內容
　　出自司馬遷《史記》卷一百九、列傳第四十九。 

　　本篇記述漢代名將李廣的生平事蹟。李廣是英勇善戰、智勇雙全的英雄。他一生與匈奴戰鬥七十餘次，常常以少勝多，險中取勝，以致匈奴人聞名喪膽，稱之為“飛將軍”，“避之數歲”。李廣又是一位最能體恤士卒的將領。他治軍簡易，對士兵從不苟刻，尤其是他與士卒同甘共苦的作風，深得將士們的敬佩。正是由於李廣這種戰鬥中身先士卒，生活中先人後己的品格，使士兵都甘願在他麾下，“咸樂為之死”。然而，這位戰功卓著、倍受士卒愛戴的名將，卻一生坎坷，終身未得封爵。皇帝嫌他命運不好，不敢重用，貴戚也借機對他排擠，終於導致李廣含憤自殺。李廣是以自殺抗議朝廷對他的不公，控訴貴戚對他的無理。太史公也通過李廣的悲劇結局揭露並譴責了統治者的任人唯親、刻薄寡恩以及對賢能的壓抑與扼殺，從而使這篇傳記具有了更深一層的政治意義。

《李將軍列傳》藝術手法

（1）抓住主要特徵，突出人物形象。 

　　通過著力描寫一些生動的故事及細節，突出人物形象。如只選擇兩次有代表性的戰鬥：一次是遭遇戰，二是脫險戰，在敵眾我寡、緊張驚險的戰鬥描寫中表現了李廣驚人的機智和超人的膽略。如對射殺匈奴射雕手，射殺敵軍白馬將，射退敵人的追騎，誤以石為虎而力射沒簇，甚至平時還常以射箭與將士賭賽飲酒等這些細節的精心描寫，表現李廣的善射，生動地展示了這位名將的風采。 
（2）用克制、含蓄的敘事筆法，表達深沉、強烈的愛憎感情和自己的主觀認識。 

　　如，在“匈奴大入蕭關”時，漢文帝可惜李廣的生不“遇時”，很有意味，引用其語也包孕對漢文帝時期用人制度的委婉批評。在文章結尾李廣“引刀自剄”後，寫道：“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。百姓聞之，知與不知，無老壯皆為垂涕。”這裡沒有議論，沒有抒情，而作者對李廣的讚揚、同情、以至悲憤和辛酸，都蘊涵於敘述之中。 
（3）用對比烘托方法揭示人物命運，豐富人物形象。

全文在處處寫李將軍事蹟的同時，也記錄了他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，形成強烈的反差和對比。為了使李廣形象富有立體感，文中引用漢文帝的讚歎：“惜乎，子不遇時！如令子當高帝時，萬戶侯豈足道哉！”又引用匈奴人所賦予的“飛將軍”稱號，從側面烘托表現李廣的才幹。

（4）語言通俗，極富文采。 

　　如，寫李廣與匈奴的遭遇戰，因寡不敵眾，全軍震恐。這時李廣鎮定自若，號令全軍向匈奴軍逼近，以示壯膽。“廣令諸騎曰：‘前！’前未到匈奴陳二裡所，止”。十六個字，分為四句，兩個“前”字，意義不一。第一個“前”字，寫口令，概括了李廣如雷霆之聲的命令，表示只有勇往直前，才能在氣勢上壓倒敵軍，爭取死裡求生。第二個“前”字寫進行，表示全軍整齊前進的豪壯氣勢。一個“止”字，顯示全軍巋然不動的意志。十六個字，長短四句話，淋漓盡致地描繪出漢軍視死如歸、一往無前的精神，勾畫了一場兩軍交兵的大場面，真是精妙。

李將軍人物介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華語三 黃依苓 9714133

李廣生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西漢時著名武將。李廣的先祖是秦朝名將李信，將門世家出身。漢文帝十四年（前165年）從軍，死於漢武帝元狩四年（前119年）。一生匈奴與交戰四十餘年，大小七十餘戰，匈奴人畏其英勇，稱之為「飛將軍」。李廣一生都沒有被封過侯，漢文帝曾說李廣：「如令子當高帝時，萬戶侯豈足道哉！」意思是說他的膽略才能出眾，如果是在漢高祖戰事頻繁的時期，當上萬戶侯又算什麼。
「一軍階哭，百性聞之，知與不知，無老壯，皆為垂涕。」
前119年，漢武帝發動漠北之戰，由衛青、霍去病各率五萬騎兵由定襄、代郡出擊跨大漠遠征匈奴本部，李廣被分配跟隨衛青出征。漢武帝經不起李廣請求，同意他打先鋒，但隨後密信衛青，說李廣犯霉運，不能給與先鋒官的重任。衛青因此安排李廣領兵支援東路，令李廣頗為不滿。由於路途過遠的關係，李廣在沙漠中迷路，延誤了時機，導致單于突圍逃走。漠北大戰結束後李廣部隊和主力部隊會合，李廣因此犯延誤戰機罪受到衛青責問，不願受軍法審判，憤而自殺，享年六十餘歲。 

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對李廣評價很高，曾用「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」兩句話來讚美李廣。意思是說：桃樹和李樹雖然不會說話，但只憑著美麗的花和甜蜜的果實，也能將眾人吸引過來。 

根據《史記·李將軍列傳》記載，李廣身高過人，猿臂善射，愛惜士卒，深得士兵的愛戴。李廣關外狩獵時射石虎的故事家喻戶曉，使得李廣成了後世神射手的代名詞之一。《史記》也記載，李廣為人廉潔，「得賞賜輒分其麾下，飲食與士共之。終廣之身，為二千石四十餘年，家無餘財」。
衛青生平
生不詳卒於前106年，字仲卿，河東平陽（今山西臨汾西南）人，騎奴出身，西漢傑出軍事將領。
衛青原名鄭青，是平陽侯府中奴僕衛媼與平陽縣吏鄭季的私生子，幼年被送至生父家寄養，但於鄭季家中被歧視虐待，後來便離開父家與母親一起生活，並改隨娘家姓衛。 

衛青的姐姐衛子夫被漢武帝選入宮中，衛青也被召到建章宮當差。這是衛青命運的一大轉捩點。西元前 129年，匈奴又一次興兵南下，前鋒直指上谷（今河北省懷來縣）。漢武帝果斷地任命衛青為車騎將軍，迎擊匈奴。從此，衛青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。 

霍去病生平
霍去病（前140年－前117年），河東郡平陽縣（今山西臨汾）人，衛子夫和衛青的外甥，西漢漢武帝時代對抗匈奴的名將。 

霍去病之父霍仲孺是平陽縣的衙役，與平陽公主的奴婢衛少兒有染，生下了霍去病。也因為衛子夫被漢武帝看中入宮，數年後因生皇長子劉據而被立為皇后，加上衛青征匈奴功勛卓著，衛氏家族從此平步青雲。霍去病也因漢武帝愛屋及烏，十六七歲時做了保衛皇帝安全的侍中官，十八歲時隨舅舅衛青出征。 

霍去病初次征戰，才十八歲，即率領八百驍騎深入敵境數百里，把匈奴兵殺得四散逃竄。這次戰鬥殺死匈奴2028人，並俘虜了單于的叔父羅姑比。霍去病因此開始鋒芒畢露，授驃姚校尉，又以「勇冠三軍」之意而封冠軍侯。 

然而霍去病也有缺點，他少年新貴，有紈絝習氣，不愛惜士兵。史書上說漢武帝專門令宮中服務部門為他準備飲食，竟然有十多輛車之多。還軍時，“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色”。在塞外時，戰士缺乏糧食，霍去病卻在軍營中踢蹴鞠的遊戲。
霍去病的忠君愛國，有一軼事可表露，相傳漢武帝看到霍去病討伐匈奴馳騁沙場，立了大功，為了犒賞霍去病，指派工匠，特地修建了一寬敞華宅。落成後，漢武帝讓霍去病先去看看，是否滿意，但霍去病卻向漢武帝上奏說：「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為！」愛國忘家，壯志凌雲，成了流傳千古的名言。不過霍去病英年早逝，因病去世，年僅23歲(虛歲)。
李敢生平
李敢，中國西漢名將，飛將軍李廣的幼子。李敢以英勇著稱，是霍去病的部屬，因跟隨霍去病力戰匈奴之功，賜爵關內侯，食邑二百戶。因怨恨大將軍衛青使他父親飲恨而死，就打傷衛青，衛青隱瞞其事沒有張揚。後來李敢隨皇上去打獵，被與衛青有親戚關係的霍去病射死。當時霍去病地位顯貴且受寵，武帝隱瞞真相，說李敢是被鹿撞死的。 

史記與漢書下的李將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華語三  張嘉汶  9714136
史記與漢書對李廣的描述：
史記在一開頭的部分便稱李廣為將軍，且以此為篇名，獨立為一篇〈李將軍列傳〉；而漢書直書李廣，不稱之為將軍，文中有提及原因且將李廣與武相提並論〈李廣蘇建傳〉。

內文比較：

《史記》

李將軍廣者，隴西成紀人也。其先曰李信，秦時為將，逐得燕太子丹者也。故槐里，徙成紀。廣家世世受射。孝文帝十四年，匈奴大入蕭關，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，用善騎射，殺首虜多，為漢中郎。廣從弟李蔡亦為郎，皆為武騎常侍，秩八百石。嘗從行，有所沖陷折關及格猛獸，而文帝曰：“惜乎，子不遇時！如令子當高帝時，萬戶侯豈足道哉！”
《漢書》

李廣，隴西成紀人也。其先曰李信，秦時為將，逐得燕太子丹者也。廣世世受射。孝文十四年，匈奴大入蕭關，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，用善射，殺首虜多，為郎，騎常侍。數從射獵，格殺猛獸，文帝曰：「惜廣不逢時，令當高祖世，萬戶侯豈足道哉！」

在動作事件描述方面，史記的動作描述生動，彷彿書者親眼所見事件的發生，然而漢書則是敘述事實，感覺像是念課文的感覺，讀來比史記較不生動。

內文比較：

《史記》

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，使大軍伏馬邑傍，而廣為驍騎將軍，屬護軍將軍。單于覺之，去，漢軍皆無功。後四歲，廣以衞尉為將軍，出鴈門擊匈奴。匈奴兵多，破廣軍，生得廣。單于素聞廣賢，令曰：「得李廣必生致之。」胡騎得廣，廣時傷，置兩馬閒，絡而盛卧。行十餘里，廣陽死，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，暫騰而上胡兒馬，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，得其餘軍。匈奴騎數百追之，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，以故得脫。於是至漢，漢下廣吏。吏當廣亡失多，為虜所生得，當斬，贖為庶人。

《漢書》
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，使大軍伏馬邑旁穀，而廣為驍騎將軍，領屬護軍將軍。是時，單于覺之，去，漢軍皆無功。其後四歲，廣以衛尉為將軍，出雁門擊匈奴。匈奴兵多，破敗廣軍，生得廣。單于素聞廣賢，令曰：“得李廣必生致之。”胡騎得廣，廣時傷病，置廣兩馬間，絡而盛臥廣。行十餘裏，廣詳死，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，廣暫騰而上胡兒馬，因推墮兒，取其弓，鞭馬南馳數十裏，複得其  餘軍，因引而入塞。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，廣行取胡兒弓，射殺追騎，以故得脫。於是至漢，漢下廣吏。吏當廣所失亡多，為虜所生得，當斬，贖為庶人。
在《史記》〈李將軍傳〉中的記敘以李廣為主，與李廣相關事件等均記載，其後代子嗣僅略敘未多加細說；而漢書李廣部分的敘述以史記所載為主，但些微地方較不如史記詳細，反而是其子孫李陵部分有較多的敘述。

內文比較：

《史記》

李陵既壯，選為建章監，監諸騎。善射，愛士卒。天子以為李氏世將，而使將八百騎。嘗深入匈奴二千餘裏，過居延視地形，無所見虜而還。拜為騎都尉，將丹陽楚人五千人，教射酒泉、張掖以屯衛胡。
數歲，天漢二年秋，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于祁連天山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裏，欲以分匈奴兵，毋令專走貳師也。陵既至期還，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。陵軍五千人，兵矢既盡，士死者過半，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。且引且戰，連鬥八日，還未到居延百餘裏，匈奴遮狹絕道，陵食乏而救兵不到，虜急擊招降陵。陵曰：“無面目報陛下。”遂降匈奴。其兵盡沒，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。

《漢書》

陵字少卿，少為侍中建章監。善騎射，愛人，謙讓下士，甚得名譽。武帝以為有廣之風，使將八百騎，深入匈奴二千餘里，過居延視地形，不見虜，還。拜為騎都尉，將勇敢五千人，敎射酒泉、張掖以備胡。數年，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，使陵將五校兵隨後。行至塞，會貳師還。上賜陵書，陵留吏士，與輕騎五百出燉煌，至鹽水，迎貳師還，復留屯張掖。
天漢二年，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，擊右賢王於天山。召陵，欲使為貳師將輜重。」陵召見武臺，叩頭自請曰：「臣所將屯邊者，皆荊楚勇士竒材劔客也，力扼虎，射命中，願得自當一隊，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，毋令專郷貳師軍。」上曰：「將惡相屬邪！吾發軍多，毋騎予女。」陵對：「無所事騎，臣願以少擊衆，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。」上壯而許之，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。博德故伏波將軍，亦羞為陵後距，奏言：「方秋匈奴馬肥，未可與戰，臣願留陵至春，俱將酒泉、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，可必禽也。」書奏，上怒，疑陵悔不欲出而敎博德上書，迺詔博德：「吾欲予李陵騎，云『欲以少擊衆』。今虜入西河，其引兵走西河，遮鉤營之道。」詔陵：「以九月發，出遮虜鄣，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，俳佪觀虜，即亡所見，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，」因騎置以聞。」所與博德言者云何？」具以書對。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，北行三十日，至浚稽山止營，舉圖所過山川地形，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。步樂召見，道陵將率得士死力，上甚說，」拜步樂為郎。

陵至浚稽山，與單于相值，騎可三萬圍陵軍。軍居兩山閒，以大車為營。陵引士出營外為陳，前行持戟盾，後行持弓弩，令曰：「聞鼓聲而縱，聞金聲而止。」虜見漢軍少，直前就營。陵搏戰攻之，千弩俱發，應弦而倒。虜還走上山，漢軍追擊，殺數千人。單于大驚，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。陵且戰且引，南行數日，抵山谷中。連戰，士卒中矢傷，三創者載輦，兩創者將車，一創者持兵戰。陵曰：「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，何也？軍中豈有女子乎？」始軍出時，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，大匿車中。陵搜得，皆劔斬之。明日復戰，斬首三千餘級。引兵東南，循故龍城道行，四五日，抵大澤葭葦中，虜從上風縱火，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。南行至山下，單于在南山上，使其子將騎擊陵。陵軍步鬬樹木間，復殺數千人，因發連弩射單于，單于下走。是日捕得虜，言「單于曰：『此漢精兵，擊之不能下，日夜引吾南近塞，得毋有伏兵乎？』諸當戶君長皆言『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，後無以復使邊臣，令漢益輕匈奴。復力戰山谷間，尚四五十里得平地，不能破，迺還。』」
是時陵軍益急，匈奴騎多，戰一日數十合，復傷殺虜二千餘人。虜不利，欲去，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，亡降匈奴，具言「陵軍無後救，射矢且盡，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，以黃與白為幟，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。」成安侯者，穎川人，父韓千秋，故濟南相，奮擊南越戰死，武帝封子延年為侯，以校尉隨陵。單于得敢大喜，使騎並攻漢軍，疾呼曰：「李陵、韓延年趣降！」遂遮道急攻陵。陵居谷中，虜在山上，四面射，矢如雨下。漢軍南行，未至鞮汗山，一日五十萬矢皆盡，即棄車去。士尚三千餘人，徒斬車輻而持之，軍吏持尺刀，抵山入陿谷。單于遮其後，乗隅下壘石，士卒多死，不得行。昏後，陵便衣獨步出營，止左右：「毋隨我，丈夫一取單于耳！」良乆，陵還，大息曰：「兵敗，死矣！」軍吏或曰：「將軍威震匈奴，天命不遂，後求道徑還歸，如浞野侯為虜所得，後亡還，天子客遇之，況於將軍乎！」陵曰：「公止！吾不死，非壯也。」於是盡斬旌旗，及珍寶埋地中，陵歎曰：「復得數十矢，足以脫矣。今無兵復戰，天明坐受縛矣！各鳥獸散，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。」令軍士人持二升糒，一半冰，期至遮虜鄣者相待。夜半時，擊鼓起士，鼓不鳴。陵與韓延年俱上馬，壯士從者十餘人。虜騎數千追之，韓延年戰死。陵曰：「無面目報陛下！」遂降。軍人分散，脫至塞者四百餘人。
補充：名家評《史記‧李將軍列傳》                   華語三 楊凱鈞 9714153

清‧李景星《史記評議》：「不曰韓信，而曰淮陰侯；不曰李廣，而曰李將軍，只一標題間，已見出無限的愛慕與景仰，此篇用意尤在數奇二字，而敘事精神更在射法一事。讚其射法，正所以深惜其數奇也。篇首而文帝曰『惜乎子之不遇時』以伏數奇之恨。以後敘擊吳、楚還賞不行，此一數奇也；敘馬邑誘單于無功，此一數奇也；敘贖為庶人，敘出定襄無功，敘出又北平軍無功賞，直至引刀自刎，乃以數奇忠焉。
其數奇之旁寫，則已從弟李蔡為襯，以望氣王朔語、以天子作衛青語為襯，並藉以點名眼目也。其數奇之餘波，則當戶之早死也，敢之被射殺也，陵之生降也，又李氏凌遲衰微，李氏名敗云云，皆是極端嘆其數奇處。至敘其射法處，曰『廣家世世受射』，曰『射匈奴』，曰『射鵰』，曰『射白馬將』，曰『射追騎』，曰『射石』，曰『射虎』，曰射『裨將』，曰『曰善射亦天性也』，曰『其射見敵急，非在數十步內，度不中不發』，末又附敘李陵之善射、教射，與篇首『世世受射』句相映。或正或側，或虛或實，直無一筆犯復‧蓋太史公負一世其氣，鬱一腔奇冤，是以藉此事而發為文。」
結論：生不逢時的英雄 ~ 飛將軍李廣
司馬遷在〈李將軍列傳中〉不斷的提出所謂的「數奇」之說，期藉著李氏家族中的人物描寫，以側面的角度去烘托李廣悲劇性的一生，從其弟、三子的死，皆與權貴相逼脫不了關係，尤其是出入匈奴陣營如入無人之境的少年英雄李敢，竟被霍去病射死，而且凶手還被皇上鎖掩護，最後，李敢的死因竟是被鹿撞死，在歷代讀者的眼中，是極為荒繆的，而整個李氏家族的悲劇，探討前因後果，難道就如同太史公說的是「數奇」造就的嗎？個人認為，司馬遷在「數奇」的背後是想傳達，李氏家族的悲劇，乃是在上位者一手造成的。
綜觀李廣的身世，論戰，他是當代第一，無人可敵，論射，他亦是當代第一，但即使有如此高超的武藝戰略，李廣仍不敵朝中權貴的逼迫，與官場政治的黑暗，表面上看來，李廣確實是生不逢時，但在「數奇」的背後，可以看到的是，李廣受政治操縱的一生，掌控他一生的，不是「數奇」的命運，而是當代權貴們的齷齪的政治手段。
延伸問題：
一、雖然李廣的一生，深受當朝政治權貴們的操弄， 但可議的是，難道李廣都沒發現他會這麼「不順」是因為他受人擺佈的關係嗎？如果他發現了？為何他仍然甘於被擺佈呢？

二、李廣擁有一身高超的武藝與戰略，這點與秦末漢初的大將韓信相同，他們身上有哪些共通點呢？

